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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向荣，问题多多”———

林少华：好的译作
可以提高审美眼光
□本报记者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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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现状欣欣向荣，问题多多

翻译人才被漠视危害很大
齐鲁晚报：您如果读到不好的

译著是什么感觉？您本人有没有比
较推崇的翻译家？

林少华：我搞翻译，但我读的译
作不多，文字有传染性，碰到不好的
文体，即使你怀着警觉、戒心去读，也
会影响自己翻译的笔调和文体的纯
度。就日本文学来说，丰子恺的翻译
还是耐读的，比如他翻译的《源氏物
语》。本来他就不是专做翻译的，翻译
是偶尔为之。丰子恺年谱上有一句话
叫“金尽回国”，在日本呆了不到一
年，他的日语有多么深厚？客观来说

不大可能，可是他对文字的感觉、整
体审美气氛的传达很好。文学的认识
功能、教育功能都可以由其他学科代
替，但审美功能是其他学科不能代替
的。之前，因为“文革”，我们对审美的
功能强调不够，但其实审美才是文学
无可取代的功能。

齐鲁晚报：前段时间，南京师范
大学教授姚君伟撰文说“翻译近乎
勇”，谈到现在翻译家的不受重视、
不被承认，这是否也在客观上影响
了译介事业的发展？

林少华：造成翻译的这种状况，

除了翻译家本人学养准备不够、艺术
悟性不到位之外，还有一个环境问
题，就像我们常说的稿费低。翻译是
高手不愿意干、孬手干不了，稿费低，
高手肯定不干。此外，在大学、科研机
构，文学翻译不被作为正儿八经的成
果纳入学术评价体系。呼吁改革的声
音不少，但改变不大。我除了做翻译，
也搞学术和创作，你不评价就不评
价，不评价翻译，我还有学术，到我这
个年龄，评价不评价无所谓。但是对
年轻人，评价就是导向，不评价，高手
肯定不干，先要写论文，拿课题项目。

齐鲁晚报：您几年前曾说过我
国的翻译现状是“欣欣向荣，问题多
多”，不知道这句话现在是否适用？

林少华：翻译作品大概占我们
出版市场的 30% 到 40% ，对出版社
来说，翻译作品是块“大蛋糕”，质
量参差不齐固然存在，但就翻译队
伍的数量来说是相当可观的，在这
个意义上，不妨称之为欣欣向荣。
翻译参差不齐，的确是这样，青黄
不接，像傅惟慈这样的老一辈人，
有的去世了，即使健在的也拿不动
笔了。中间的就是我这个年龄的，

“文革”期间上初中、高中，正在读
书的时候无书可读，所受的教育不
完整，知识结构也不完整，和我一
起搞日本文学翻译的本来也有十
个八个，但后来经过下海热、出国
热、当官热的“三股浪潮”，即使本
来有才华搞的，也经不起这些诱
惑，改弦易辙了。

新补充进来的所谓的生力军，
四五十岁、二三十岁的，这一代人
的成长背景和我们不一样，我们那
时候固然因为无书可读受到了一
定的影响，但他们这代人有书可

读，但没有兴趣读了。文字需要日
积月累、耳濡目染，如果没有这种
积累，即使天才也不行，说白了，需
要下死工夫。新进入翻译队伍的年
纪较小的人有这样的先天不足，所
以就导致大家现在读到的翻译作
品不够理想，好的不是没有，但是
可遇不可求。这一代人的优势是外
语水平好，但母语弱一些。外语能
力好可以保证不出错，保证语法、
语汇、句子的正确，但文学的翻译
不仅仅是句子正确的事情，要把味
道翻译出来。

多年前，在谈及译介事业的状况时，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林少华用了“欣欣向荣，
问题多多”8 个字。如今，尽管翻译作品这块“蛋糕”在出版市场越做越大，但林少华对其评价依然
没有改变。

让这位翻译家感到担忧的是，老一辈翻译家逐渐退出的同时，青年一代并没有挑起大梁，翻
译界的青黄不接现象已经显现。他不由得感慨：“好作品不是没有，但有点可遇不可求。”

4 月 1 日，林少华先生在青岛接受了齐鲁晚报记者专访，他特别强调，好的文学翻译作品，对
提高人的审美眼光有独特的作用，不应该被忽视。

名著重译成风是利之所趋
齐鲁晚报：现在的出版社热衷

于推出名著重译、改译，但不少读者
还是愿意看老版的名家译本，您如
何看这种现象？

林少华：外国名著都开放版权
了，作者去世超过五十年，不用向外
国人支付版税，只给译者支付稿酬，
而译者稿酬又比较低，所以牟利空
间比较大。既然是名著，那肯定人所

共知，任何出版社都可以做，只要找
到译者，甚至没有译者，七拼八凑也
可以弄出来。根本原因是出版社的
一种趋利行为，其结果必然是参差
不齐，人们更愿意看老的译本，像丰
子恺、王道乾、查良铮、汝龙等。老一
辈翻译家的语言功底、艺术悟性都
很好，而且有责任心，一丝不苟的态
度是当代人无法相比的。

齐鲁晚报：您之前也强调过，翻
译家要有社会责任心。

林少华：至少要有一种专业意
识，有些翻译家我本来是很佩服的，
但后来他的影响没达到他应该有的
高度，就是因为有一点名气后就马虎
了，反正有出版社向我约稿，又催得
急，就赶快交稿算了。文字是要给人
看的，人总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村上春树在中国走红属于“乘虚而入”
齐鲁晚报：对您来说，翻译有

没有特别痛苦的经历？
林少华：那肯定是快乐与痛苦

交替的，痛并快乐着。从我的翻译
体验看，翻译村上春树快乐的时候
多，翻译川端康成就是痛苦的时候
多。村上春树的文体，甚至他所追
求的价值观，和我在很大程度上是
合拍的，尤其他的文体简洁。日本
作家的文字拖泥带水的多，欲言又
止，而村上春树是相反的，简洁、明
快、利索、干脆，这一点和我的笔调
有不谋而合的地方，所以翻译起来
有得心应手的感觉，甚至翻译到一
定程度会觉得是自己在倾诉，而不
是在翻译他的东西，就很快乐。川
端康成就不同了，他是传统的日本
语言风格，很含蓄，含蓄的东西咱
中国人也讲，但他的追求有点过
头。另外，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我也

不喜欢，他倒不是文字上的，主要
是审美倒错，那种感觉、价值观我
接受不了，那种走火入魔的美学意
识、文体风格过分了。翻译这两个
人的作品，痛苦远远大于快乐。任
何人都有他的局限性，翻译家也有
他的局限性，有适合你的，有不适
合你的，就跟谈恋爱一样，世界上
的女士多了，但谈得来的、一见钟
情的还是有限。

齐鲁晚报：村上春树的书到了
中国后为什么成了所谓“小资”的标
配，这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吗？

林少华：他毕竟提供了一种生
活情调，这种情调不仅仅是在酒吧
喝喝酒，更多的是一种心灵感受。
小资现在不怎么提了，10 年前提
得比较多，而且往往是贬义的，在
我看来那是一种进步。在我们中
国，人们内心世界的风景比较荒

凉，至少是粗线条的，而村上的作品
提供的情调，增加了人们心灵生活
的层次，让人们内心变得细腻起来，
注重审美，注重对日常风景的独特
感受，村上春树的作品在中国走红，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一点。中国
的城市化起步比较晚，我们的文学
作品写都市生活的都是描写消费、
欲望，村上一般不谈这个，而是深入
人的内心世界，这与日本城市化进
程比我们早有关。我觉得，村上春树
在中国走红实际也是乘虚而入，我
们城市化进程晚，但我们都市里青
年男女的思想是超前的，我们的城
市化还没完成的时候，城市的小资
已经是后现代了。村上春树正是打
时间差进来的，是对我们城市青年
人内心的一种补充，他们想表达的
东西，自己不知道怎么表达，村上替
他们说出来了。

齐鲁晚报：您正在看的书有哪些？
林少华：我现在完全为了读书而读书的时间真

不多了，就兴趣而言，我还是喜欢看禅宗方面的，比
如文人情趣的禅宗或者诗歌里的禅宗意象。这可能
和我的年纪有关，对于生死，你们这个年纪不会考
虑，我们这个年纪就需要找个出口，找个解释，往往
就走到中国传统文化里去了。我又有点古文人趣
味，还是喜欢唐诗宋词，慢慢地品味，喝一杯茶在那
儿反复地看，喜欢看这类东西，也不会花很多时间。
我作为“文革”这代人，知识结构不完整，搞外国文
学不懂圣经、古希腊悲剧、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其实
是不够的，而我恰恰一直没有时间看，包括中国的
四书五经。有机会我还是想看看这些书，半是出于
兴趣，半是出于需要。

齐鲁晚报：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是什么？
林少华：说起影响比较深的，我想还是小时候

看过的《三国演义》。有人评价《三国演义》的负面角
度比较多，总说一些阴谋诡计之类。我个人阅读不
是从这方面，我觉得它的核心是“义”，这是一种契
约精神，一旦许诺，终身相随，这也是现代社会所缺
少的。后来影响比较大的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
年》。一般人不会把这两本书联系起来，但这两本书
里面的风骨和信义我觉得有相通之处。这本书讲究
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强调一种担当。桀骜
不驯我觉得说大了，但至少我不同流合污，不会落
井下石，起码做到洁身自好，这是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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